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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来临，花夜前行……”
雷雨暂歇的孟秋之夜，暑气渐退，一声越韵唱腔从杭州蝴蝶剧

场舞台漾开。不疾不徐的越白，带着江南烟雨养育的特有的软糯与
顿挫，铺展出强烈反差的悬疑江湖。

8月14日晚上7点半，南派三叔越韵音乐剧《花夜前行·千面》
首演。台下，抱着“花儿爷”解雨臣和“黑爷”黑瞎子玩偶娃娃的年轻
女孩不自觉坐直身体，不远处，精神矍铄的老戏迷微微眯起眼。

他们都在等待同一件事：这一声江南的唱腔，将把他们带向怎
样的故事？国民悬疑IP遇上江南越韵唱腔，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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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面千面””之融之融··两支队伍同一扇门两支队伍同一扇门

晚上6点，蝴蝶剧场外聚起三三两两的人群，并
存着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群体，一边是聊起赵志刚
如数家珍的戏迷，另一边是抱着花儿爷、黑爷玩偶，
背包别满《盗墓笔记》“铁三角”徽章的稻米（《盗墓
笔记》粉丝）。

他们走进同一个剧场。
《千面》是“越音三部曲”《花夜前行》开篇之

作，改编自南派三叔短篇集《花夜前行》同名故
事，在蝴蝶剧场连演 9场，从 8月 14日开始，
横跨 8月 17日“稻米节”，持续至 8月 22日。
以“长条人”诡影奇案为核心线索，串联解
雨臣、黑瞎子、阿透、梁烟烟、屠癫等一众角色
的探案征程。诡谲的案件之下，藏着身份的错
位、人性的拉扯与命运的羁绊，作品借层层递进
的悬疑叙事，缓缓展开对人性多面性的深度探讨。

不同于传统戏曲叙事节奏，作品以现代音乐剧
为整体叙事框架，念白与演唱采用越剧韵味和越剧
念白，实现两种舞台体系的深度对话。

这几乎是这部剧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一个诞
生于网络文学的悬疑 IP，究竟能不能用江南水乡的
韵律，讲出让不同代际的人都愿意坐下来听的故事？

这本就是一场“千面”的融合实验，传统戏曲的
千百年声腔之面与当代网文的千万级流量之面，第
一次在这个夜晚正面碰撞。

晚上7点半，杭州的夜幕来临之时，《花夜前行》
开嗓，舞台上的世界豁然洞开。不同于传统戏曲的
一桌二椅，也不同于常规音乐剧的写实布景，以写意
化的舞台表达，用舞台调度与音乐节奏烘托出悬疑
氛围。花儿爷别墅中“长条人”诡影浮现，画者阿透
因描摹邪物而遭追杀，梁烟烟神秘入局，黑爷随性登
场。在这个“悬疑而不惊吓”的叙事空间里，越剧的
七字句唱词规整地嵌入音乐剧的叙事节奏，戏曲演
员的身段与音乐剧的爆发式唱法交替出现。

“每个人读完书，都有脑子里想象的一个人物形
象，我们以自己的理解去二创。”“花儿爷”冯军在开
场之前，带着一份忐忑，这不仅源于庞大的原著粉对

“花儿爷”的期待，也因为角色本身的多重性。“花儿
爷”既是老九门解家的掌门人、运筹帷幄的上位者，
又是从小研习戏曲的京剧男旦，他既强大、儒雅、多
智，又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强烈的宿命。“他在与黑
爷的相处中流露出某种松弛与亲近，对每个人的态
度都不一样。这就是他身份的千面。”

“千面”在剧中最为直观的落点，是梁烟烟。饰
演者李梦凡透露，烟烟在剧中“不停地换装，可男可
女”，她正是以不同的形象和唱腔塑造烟烟的“千
面”。“第一场以男装亮相，声音往下压；第二场进入
阿透家，立刻切换女装，声线变细。我的声线都会
变。从小小的细节里去凸显她的千面。”这种性别与
身份的快速切换，不仅是视觉上的变化，更是人物性
格的多重折射。她的搭档阿透，呈现出另一种“千
面”：外热内冷，自来熟与疏离感并存。饰演者张尤
佳这样解构角色的复杂层次：“喜欢碎碎念，胆子有
点小，但骨子里有傲气和洞察力。”

对戏曲演员而言，最大的困惑不止于角色理解，
更在于表演语法的转换。冯军坦言，排练中常不自
觉地滑入越剧惯有的发声状态，只能和作曲老师保
持高频次互动，“反复帮我们修改，直到彩排最后一
刻还在打磨唱腔细节。”李梦凡则细致描述了两种唱
法的差异：“我们平时唱戏曲喜欢把它黏在一起，像
一颗颗珍珠穿起来；但音乐剧需要每个字都突出爆
发点，每个字都能拎出来，更有张力。”从“串珠”到

“掷珠”的转换，几乎要求演员重新学习如何用嗓、如
何呼吸、如何释放情绪。“黑爷”张杨凯男的体会更加
系统：“表演是相通的，只不过处理手法上有很大差
别。这个剧里，我的表演更偏话剧和音乐剧，只是加
入戏曲的身段和技巧。”作为赵志刚的学生，他所说的

“身段”在剧中体现为飞脚、抢背等戏曲功法动作，这
些原本属于传统武生的技术语汇，被移植到悬疑探案
的肢体表达中，形成另一种风格的“千面”：功夫还是
那套功夫，但语境变了，质感也随之翻新。

““千面千面””之生之生··没有人走过的路没有人走过的路

“越音三部曲”《花夜前行》有三个重要的标签，
西塘、盗墓笔记、越音剧，这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

故事要从西塘说起。编剧周国清作为越剧人，
顾伯伯（越剧大师顾锡东）的家乡西塘对他有强烈的
亲和力。去年 11月，在西塘汉服文化周的活动上，
他遇到另一个嘉善人南派三叔，“他对西塘有着天然
的偏爱。”在西塘的空间里，顾伯伯精神光照下的越
剧触达与新一代创作者的构想交汇，“我们觉得可以
尝试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越韵音乐剧。”南派三
叔深信，“越剧很浪漫主义，我写《花夜前行》也是奔
着浪漫主义去的，这个契合是‘神来之笔’。”周国清
深信不疑，“两个从来没有在一起的东西融在一起，
是非常有意思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越音三部曲”
选中了《花夜前行》，而以阿透和烟烟的故事《千面》
开篇，周国清觉得双女主故事线与女子越剧的传统
契合，“更适合打开探索之门的第一步。”

西塘的这场一拍即合种下了这颗种子。
寻找这个样式的过程非常痛苦，惯于讲授才子

佳人故事的越剧和悬疑惊悚的嫁接，质疑从一开始
就存在，吴侬软语的温婉腔调，撑得起南派三叔悬疑
世界的紧张与冒险吗？周国清觉得恰恰是音乐剧的
介入，能够带动整个舞台的气氛。出品人之一黄于
群坦言，这是创作初期最纠结的地方。“越剧的题材

基本上是以情感为主的……悬疑的鬼怪的，用越剧
来写，极少听到。”但他也看到，越剧就是东方的音乐
剧，“我们实际上是在音乐剧里植入东方元素，植入
浙江本土元素。”

这奠定了整部剧的底层逻辑：主语是音乐剧，定
语才是越韵。

2026年是越剧 120周年诞辰，在 5月的“浙里有
戏·长三角顾锡东戏曲艺术周”上，“西塘×盗墓笔记”
的“越音三部曲”《花夜前行》正式启动，今年推出上
部《千面》，中部《迷局》、下部《落幕》计划在未来三年
内陆续推出。

对周国清来说，幸运的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
上，站在这么大的 IP产业体系的前提之下”。这次改
编有三个“捷径”：原著故事结构“非常精美”，可直接
转化为舞台空间结构；原著对话体系符合音乐剧的
叙事骨架，很多金句对白，可以原封不动移植过来；
三叔很多欲言又止的哲学思考让他看见“人性的多
变，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才有了《千面》这首歌。

摆在他们面前最艰难的课题是如何借鉴音乐
剧、如何嫁接越韵。作曲团队写了很多歌，“后来都
废掉了，觉得这样不行，要重新写。”这种反复推翻的
过程，周国清形容为“非常残酷”——“要接受失败，
再接受失败，但接受失败的人往往都会进步。”

在音乐层面，作曲团队采用“老带新”的梯队配
置，新老创作者针对同一唱段分别构思方案，最终择
优选用。针对戏曲演员与音乐剧演唱体系的差异，
剧组专门邀请音乐剧领域资深教师为戏曲演员开展
系统化发声训练。音乐总监翁持更提出“方言音乐
剧”的思路。香港粤语音乐剧《大状王》就是一个成
功的先例：既然能做粤语音乐剧，为什么不能用越剧
念白？

这决定了越剧元素的功能定位：越白不是装饰，
是结构。

编曲风格是音乐剧的，越剧在旋律中只“留一些
痕迹，但不多”。那“越韵”从哪里来？翁持更认为，
从演员身上来，“直接启用戏曲演员，他们的表演
程式、念白方式、演唱方式，本身就带着很强的越
韵……不叫烙印，那就是他们本身。”这就是为什么
全部主演都用了戏曲演员而非音乐剧演员。

导演王兵是个东北人，之前从未做过越剧，但他
去年担任白玉兰奖评委，一年之内看了 71场戏曲。
在他看来，这部剧瞄准的不是资深戏迷，“更多的是
给越剧小白看的……把他们带到越剧的剧场。我觉
得这才是更深层次的意义。”周国清认为越音剧的尝
试，是传统戏曲文化为音乐剧提供了新的路径。“当
大幕打开的时候，我们心头还在冒汗，因为从来没有
人做过这种东西，但我们愿意去尝试。”这道题，没有
标准答案，但他们交出了第一份答卷。

““千面千面””之映之映··观众眼中的倒影观众眼中的倒影

首演结束后，观众的反馈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
“千面图鉴”。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期待的人，
在这个舞台上照见了各自想要的倒影。

黄于群一直在观察观众反应。“我们不知道能不
能融合，观众能不能接受……但我们在做大胆的探
索与尝试。”他发现稻米的反应方式很有意思，“稻米
不会一哄而上，他们非常理智。会有一些人先来观
察：改编会不会破坏原著？”首演以来，“一天比一天
好，粉丝来得越来越多，网络上好评也很多”。

最先被这部剧召唤进剧场的，是 IP的力量。从
南京赶来的黑花粉望舒，坦言此前“预期非常低，只
是抱着和黑花有关就支持一下的心态来的”，结果

“觉得很惊喜”，花儿爷吟唱《沙漠王子》选段时黑爷
电话恰好响起，下半场黑爷又接唱“可叹我有目不能
看”，她觉得很好听，“已和朋友安排二刷”。杭州的

楼小姐是14年的稻米，常看音乐剧却从未接触过越
剧，让她意外的是越剧念白，“作为本地人，越剧念白
让我觉得很贴近生活，又有点幽默。”

网友Eeeeeeeek的评价触及这部剧的身份之惑：
“从各个方面看更接近音乐剧。如果是像我一样比
较期待大段大段传统越剧唱段的人可能就有点失望
了。”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十七，感受更复杂，她认
可创新的诚意，打戏精彩，演员功底扎实，却直言
花儿爷的服饰“有点不伦不类”。同行的河北女孩
槿流则觉得“越白听起来稍微有一点困难”。探
索性作品必须面对的审美分化，就藏在这两种感
受的缝隙里。

66岁的王林权是从上海赶来的老戏迷，买
了三场的票。他不是稻米，从没看过《盗墓笔记》，

来是因为“追角儿”，“主演张杨凯男是赵志刚老师的
徒弟，我追赵老师46年。”他对“越音剧”这个新形式
态度开放：“新的形式非议总归是有的，总归要包容，
让它发展。当年袁雪芬大师改革，不也被人家非议
吗？”一位30岁的年轻戏友则说:“跨界融合可以大胆
试错，但不能丢掉对剧种本体的敬畏。元素的简单
叠加不等于艺术层面的深层化合。”

观众席里14岁的初二学生喻常瑾，从五年级就
开始读《盗墓笔记》，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越剧的世界，

“父母知道我是书迷，他们希望我来了解一下越剧这
种艺术。”杭州的杨女士也带着读高中的儿子来，她
对越剧有兴趣，儿子对跨界融合的越音剧导演手法
感兴趣，母子俩因同一场戏走进两扇不同的门。学
生、稻米、老戏迷，坐在同一个剧场里各取所需——
一张票，连接着少年的网文记忆和父辈的戏曲认
知。这或许才是“千面”最深处的意义：不是一部剧
有多少张面孔，而是它能不能让不同代际的人愿意
坐到同一个剧场里。

越剧名家赵志刚坐在台下，目光又不一样。台
上“黑爷”张杨凯男和“花儿爷”冯军，都是他两年前
收的徒弟。他没有在舞台上听到“很正宗的越剧或
者尹派”，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已经让我很兴奋。”
让他兴奋的不是完成度，而是可能性。“这是让他们
能够对当代舞台重新去探索尝试的一个机遇，通过
这部剧，他们有所收获，回过头来再唱越剧，我相信
会对他们的演唱、表演、形体，有一个质的飞跃。”赵
志刚也提出建议：“既然叫越韵，在越韵、越白中间，
能否多加入一些越剧元素？”

赵志刚是越剧创新的标志性人物，排过网络小
说改编的越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做过融合10个
剧种声腔的新杂剧，和赖声川合作过《暗恋桃花
源》。他一直主张“不离本体的创新”。当年排《第一
次的亲密接触》，有人劝他：“你何文秀、贾宝玉、沙漠
王子这些戏唱唱，观众那么多掌声够了，你干什么还
要去演网络题材的故事，吃力不讨好。你回来吧！”
他没回。“我可以走出去，也可以收得回来。走出去
成功了，继续往前走。哪怕不成功，退回半步，再往
前走一步，那也是一种进步。”这段话放在《千面》的
语境里，几乎就是这部剧最精准的注解，不在于此刻
走到了哪里，而在于迈出这一步。

赵志刚引用袁雪芬的话：“话剧和昆曲是越剧
的两个奶娘，从写意和写实之中去寻找最好的结合
点，经过自身的消化吸收，用我的语汇重新呈现出
来。今天成了经典，但在当年，这些恰恰是创新冒
险的点。”越剧之所以能在 120年间从浙东山村的
民间说唱成长为一个剧种，恰恰是因为“它不保守，
勇于吸收探索”。他接下来也要把国民大 IP《庆余
年》搬进越剧剧场。大 IP遇上老剧种，探索者不止
一个。

今年是越剧诞生 120周年。这个剧种的后来者
正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越剧的下一张面孔，长什么
样？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在杭州蝴蝶剧场的那个夜
晚，至少有一群人愿意冒险去找。

首演阶段结束后，主创团队将全面收集观众反
馈与专家意见，对作品进行持续打磨优化，包括港澳
台在内的全国巡演计划已纳入规划。更远的未来，
出海计划已在推进中，目标先锁定东南亚、日韩等汉
文化圈，南派三叔在这些地区很有影响力，首演期间
还有来自美国的合作意向。

主创们对出海有一个共识：越音剧到了海外，可
能比国内更有看头。黄于群觉得对海外观众来说，
普通话跟越白没有大区别，“浙韵吴语，这种民族性
很强的腔调好听，可能带来另一番感受。”周国清认
为如果纯音乐剧相当于在别人的主场，很难出头，

“越音剧这种东方审美的表演样式更有优势。”
他甚至设想，原著中“花儿爷”是京剧男旦，剧中

可作为“东方传统戏曲的文化符号”，在杭州首演时
唱了两段尹派选段，“到合肥可以唱黄梅戏，到郑州
唱豫剧，到河北唱梆子戏，到了湖南就唱花鼓戏。”一
个角色在不同城市换上不同的“面孔”，这本身就是

“千面”最生动的延伸。

“面具之下，无声擦肩谁遇见，夜浸长街灯影
叠……”

《千面》摘下，散场的人潮涌出蝴蝶剧场，已是深
夜，街灯在湿润的杭城空气里晕开一圈圈暖黄色的
光。年轻女孩抱着解雨臣的娃娃低头翻看手机里拍
的谢幕照片，老戏迷与同伴讨论着某一段唱腔的处
理，几位稻米站在剧场门口合影，身后的海报上，“千
面”在灯影中凸现。他们带着各自的期待而来，揣着
不同的感受而去，被同一声越韵牵引，走进“千面”的
未来。

大幕闭合时，“探索一直在路上”，脚下未必是坦
途，但他们愿意在“夜浸长街灯影叠”的余韵中，等待
下一场“花夜前行”。


